
一
夜
之
間
，
三
個
閨
蜜
剪
了
頭
髮
。
一
個
是
懷
孕

了
，
一
個
是
失
戀
了
，
一
個
是
陷
入
了
莫
名
其
妙
的

黃
梅
情
緒
中
。

懷
孕
的
那
個
，
上
午
剛
檢
出
了
孕
情
，
中
午
就
迫

不
及
待
剪
掉
了
長
及
腰
際
的
秀
髮
，
為
人
母
的
喜
悅

呼
之
欲
出
。
　

有
時
候
我
會
想
：
為
甚
麼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孕
婦
都

是
短
髮
，
少
數
留
長
髮
的
，
也
是
隨
便
一
扎
就
出
門

了
？
想
來
是
因
為
洗
髮
不
方
便
，
梳
頭
髮
更
費
事
。

能
有
耐
心
和
愛
心
日
日
給
懷
孕
的
妻
子
洗
一
頭
長

髮
、
吹
出
造
型
的
丈
夫
畢
竟
是
少
之
又
少
。
但
問
題

的
實
質
更
在
於
：
她
們
即
將
做
母
親
，
剪
髮
是
種
儀

式
，
具
有
象
徵
意
義
。
很
多
文
化
和
宗
教
都
要
求
女

人
把
頭
髮
剪
短
，
因
為
那
樣
可
以
減
少
對
男
人
的
誘

惑
。
一
懷
孕
就
剪
成
短
髮
的
女
人
實
際
上
等
於
宣

布
：
我
要
把
所
有
的
精
力
放
在
照
顧
孩
子
上
，
再
也

沒
時
間
顧
盼
萬
丈
紅
塵
！
　
　

剪
了
髮
的
她
們
在
精
神
上
是
愉
悅
的
，
畢
竟
一
個

新
生
命
的
到
來
可
以
改
變
一
個
家
庭
的
格
局
，
使
精

神
上
漂
泊
的
兩
個
人
徹
底
穩
定
下
來
，
所
以
她
們

臉
上
都
是
帶
㠥
笑
和
驕
傲
的
神
態
，
犧
牲
秀
髮
也

成
了
壯
烈
的
內
心
割
禮
。
不
過
當
她
們
當
了
母
親

之
後
，
難
免
時
常
在
頭
髮
的
問
題
上
和
女
兒
發
生

爭
執
。
母
親
總
希
望
女
兒
能
把
頭
髮
束
起
來
或
者

撥
到
腦
後
，
總
說
這
樣
比
散
㠥
漂
亮
多
了
。
而
實

際
上
，
釋
放
頭
髮
的
靈
氣
是
很
性
感
的
。
母
親
不

那
麼
希
望
女
兒
性
感
，
因
為
女
兒
常
常
被
視
作
母

親
生
命
純
潔
一
面
的
化
身
。
母
親
通
常
希
望
青
春

期
的
女
兒
把
頭
髮
剪
短
，
父
親
卻
希
望
女
兒
永
遠

留
㠥
長
髮
，
這
真
是
一
個
奇
妙
的
心
理
現
象
。
　
　

再
說
失
戀
的
那
個
。
她
分
兩
步
走
，
先
把
長
到

背
部
的
長
髮
剪
到
及
肩
，
那
是
試
探
性
的

動
作
，
而
男
人
根
本
沒
發
現
其
中
的
變

化
。
於
是
她
再
把
頭
髮
從
肩
膀
剪
到
耳

下
，
徹
底
的
短
款
，
一
地
的
死
細
胞
像
無

可
奈
何
遠
去
的
愛
情
。
　
　

我
發
現
男
人
在
描
述
他
們
的
心
上
人

時
，
總
會
提
到
她
們
的
頭
髮
。
中
世
紀
騎

士
上
戰
場
，
常
常
會
帶
㠥
一
縷
戀
人
的
秀
髮
作
為
護

身
符
。
在
相
親
類
節
目
上
，
男
嘉
賓
說
到
﹁
希
望
她

有
一
頭
烏
黑
的
長
髮
﹂
時
也
常
帶
㠥
嚮
往
的
神
態
。

頭
髮
成
為
戀
愛
的
神
物
，
吸
引
㠥
情
人
的
手
來
撫
弄

它
，
甚
至
把
它
撥
亂
。
如
果
女
人
不
提
前
打
招
呼
就

把
頭
髮
剪
短
，
即
便
是
換
了
更
好
看
的
髮
型
也
會
讓

對
方
感
到
吃
驚
和
不
安
。
不
過
當
男
女
處
在
分
手
的

邊
緣
時
，
男
人
會
格
外
挑
剔
女
人
的
頭
髮
，
﹁
你
該

去
弄
弄
頭
髮
了
！
﹂

﹁
我
的
頭
髮
怎
麼
了
？
﹂
女
人
覺
得
很
受
傷
。
　
　

﹁
一
言
難
盡⋯

⋯

﹂
那
一
刻
，
女
人
知
道
他
們
之

間
結
束
了
。

至
於
黃
梅
情
緒
的
那
個
，
她
突
然
發
現
自
己
愛
上

了
她
的
藍
顏
知
己
，
欲
言
又
止
，
藍
顏
的
回
應
也
曖

昧
。
於
是
在
這
段
梅
雨
季
節
她
總
是
抱
怨
頭
髮
長
草

了
，
無
可
救
藥
了
，
干
枯
了
，
分
叉
了⋯

⋯

我
在
她

的
嘮
叨
中
看
到
了
她
因
那
份
情
愫
的
不
確
定
性
而
生

出
的
煩
躁
、
糾
結
和
無
力
感
。

我
說
，
去
剪
剪
頭
髮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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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和朱元璋稱帝的過程，
在封建帝王成長史上是頗有代
表性的。他們之後的帝王，雖
然不少人也經過戰火的洗禮，
然而與劉邦和朱元璋相比，還
是顯得稚嫩。

舉義旗如果只意味㠥隨心所
欲地殺人放火，民眾不等他們
成功，便要發出戰慄之音，產
生恐懼之感。劉邦入咸陽，求
毫無所犯，項羽卻殺人燒宮
殿，以致大火三個月不滅。後
來者談及劉、項二人時，常讚
頌項羽的人格而對劉邦的人品
嗤之以鼻，實際上未必全面。
人品不應該包括如何對待異己
者嗎？不應當包括怎樣對待老
百姓嗎？在這些方面，項羽明
顯弱於劉邦。朱元璋亦可作如
是觀。

劉邦和朱元璋兩人生長在平
民之家，最後都坐上了龍椅，
奮鬥的路徑基本相同，履登極
位的程序也大體一樣。所不同
者，漢高祖劉邦之前，雖有一
個統一的秦朝，但秦朝的皇帝
出身高貴；另外秦朝短命，政
治體制等等一切，劉邦這樣的
底層人物來不及受到充分的薰
陶。因此，漢朝初建的時候，
百官不懂禮節，群臣在朝廷飲
酒作樂，醉了就狂呼亂叫，甚
至拔出劍來砍削庭中立柱。在
秦朝做過博士的叔孫通，諳熟
禮制也對朝廷的政治運作爛熟
於心，他採取古禮結合秦儀，
並根據漢高祖要求定立朝儀制
度。漢朝宗廟儀法等諸法都是

叔孫通擬定的。
這一切，對千年之後朱元璋來說，已經不成為問題。

朱元璋做皇帝時已是十四世紀六十年代末，距大一統的
秦帝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時間，君臣禮節早已浸透於每個
人的骨子裡。皇帝在大庭廣眾前面怎樣講話，在床上和
女人談什麼，區分得很仔細。劉邦就差得遠了，有一次
君臣在一起飲酒，心直口快又有些賴皮之氣的劉邦，問
他爸爸：「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
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成熟的政治人物，怎麼
也不會這樣口無遮攔、毫不掩飾。朱元璋對王朝與個人
產業關係的理解，恐怕也如劉邦一樣，但他沒有在人前
說過這樣露骨的話。

丙午年（1366）十二月，小明王乘船赴應天府，在長
江溺亡，於是龍鳳年號隨㠥小明王的死亡而消失在歷史
煙塵中。龍鳳十三年，朱元璋改元吳元元年（1367），並
下令恢復中原傳統，將百官禮儀由原來尊右改為尊左。
這時將士們紛紛上表，希望朱元璋稱帝。但朱元璋認

為，天下大局雖然已經確定，然而稱帝的時機還不成
熟。因此，他對勸他做皇帝的李善長等人說：「自古以
來，帝王擁有天下，都是天命所歸，人心所向，就是這
樣他還是禮讓再三呢。這種人事不可倉促行事，如果真
是天賜我皇權，我又何需匆忙呢。」這話很有意思，既
說明自己不是永不稱帝—古人禮讓再三；也為上表的人
指明了方向—帝王擁有天下，天命、人心很重要。

李善長是安徽定遠人，書念得多，學識能力都不錯。
他比朱元璋大十多歲，明朝的很多制度是李善長擬定
的。李善長諳熟中國的體制，也了解朱元璋。他明白，
古代皇帝在即位之前是講究「三推讓」之禮的，朱元璋
仿照的就是這一點。何謂「三推讓」之禮？就是想當皇
帝的人，在即位之前，表現出一種冷靜對待皇權的高境
界。在群臣沒完沒了的勸諫之下，最後為了大局，才勉
為其難接受大家的擁戴，登上皇帝寶座。

「三推讓」可能和古代的泰伯有關係。《史記．吳太
伯世家》云：「吳太伯（泰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
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
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
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
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
之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孔子很推崇太伯、仲雍的這種做法，《論語》記載了
孔丘先生的話：「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
讓，民無得而稱焉。」「民無得」幾個字，楊伯峻先生解
釋為：「老百姓簡直找不出恰當的詞語」。

太伯是不是「三以天下讓」，我們姑且不去管它，至少
太伯的時候，「三推讓」也許含有真誠的意思，可惜演
展到後來，就成為一種姿態，成為齣必備的劇目了。因
此，朱元璋拒絕稱帝以後，李善長並沒有停止上勸表，
也仍然馬不停蹄地進行皇帝登基的準備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長帶領文武百官再上勸表，說：
「開創基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
位。」朱元璋自謙地說：「我功德淺薄，還不足以擔當

造福天下萬民的重任。」李善長率領群臣跪地叩頭，朱
元璋仍是不答應。

十二月十二日，李善長率領百官再次勸諫，他說：
「主上謙讓的品德，上感神明，下感天下之百姓，名德早
已傳遍天下四方。願主上為天下人㠥想，盡早登基為
帝，救百姓於水火之中，請主公答應群臣的請求吧。」
說㠥自己先跪下來，文武百官一見也一同下跪。朱元璋
做出很無奈的樣子，迫不得已說道：「諸位愛卿，屢請
不已，我只好勉從輿情了。但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草
率行事，望諸位斟酌儀禮而行啊。」百官叩頭謝恩領
旨。

登基的日子選在次年正月初四，這是由謀士劉基擇定
的。那幾天天氣很糟，一直雨雪不停。到了正月初一，
雪忽然住了，風和日麗，萬里無雲。正月初四晌午時
分，朱元璋在文武大臣簇擁下來到南郊城下，登基儀式
正式開始。拜謝天地眾神之後，朱元璋換上繪有日月山
龍圖案的袞服，頭戴平頂冠冕，在祭壇的正南面，正式
登基即位。文武百官三呼萬歲，向北跪拜行禮。禮畢，
登基儀式結束。朱元璋率領文武百官到太廟追封四代祖
先，然後回到新建成的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官的朝拜。
又冊封馬氏為皇后，長子朱標為太子，宣佈定都應天，
國號改為大明，改元洪武。

大明朝從此建立，直到1644年4月25日明思宗在北京煤
山自縊，明朝滅亡。也有人認為，崇禎死後，福王朱由
崧（弘光帝）才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1645年弘光帝被
俘殺，明朝至此滅亡。

朱元璋面對皇位不急不躁，確實是定力深厚的表現，
然而他再怎麼表演，終究做了皇帝。所謂「推讓」，不是
出於真心，而是套話、空話。檢視歷代皇帝的這種言
論，可說俯拾皆是。不講套話、空話行不行？不行！套
話、空話在理論上是惹人厭的，實際中卻人人實踐它，
效果也不是多麼糟糕。最主要的，你如果不講那種話，
從上到下，都會不自在，似乎缺少些什麼。

（鄙言陋語之三）

剛收到「後九七詞人」林寶的首部長篇作品
《戰問太平》。《戰問太平》揚言故事橫跨時
空，並同步在YOUTUBE發表卷一原聲音樂，
嘗試創造出具視聽衝擊力的新品種「異能武
鬥」，乃至帶讀者預先邁進二百年後的人類新秩
序世界。林寶在《戰問太平》積極投入科幻武
俠新史詩自不待言，流行歌詞分析員還是最關
心詞人的最新詞作，近月最令我感興趣的林寶
作品，自然是林寶為樂隊Dear Jane所寫的

《Yellow Fever》。 「Yellow Fever」很容易令人聯
想到近現代的黃熱病。黃熱病（英語又俗稱

「黃傑克」、「黑嘔」，有時又稱「美洲瘟疫」）
是一種急劇性病毒病。在十九、二十世紀曾導
致某些國家和地區出現毀滅性的疫疾。現在肖
像被刊登在日本一千日圓鈔票上的野口英世，
便是二十世紀的細菌學家，專門研究黃熱病；
並因為研究黃熱病患了傳染病，野口英世頻繁
地走訪中南美洲，結果不幸感染黃熱病英年早
逝。而林寶則銳意逆反大眾對Yellow Fever的想
像，稱之為黃熱症，並率先在《Yellow Fever》
的官方MV中解說：「"Yellow Fever" 呢隻流行
傳染病，其實係好多鬼婆(西方女士)㝍煩惱，因
為好多鬼佬(西方男士)都染上㜴。亞洲女性萬
歲！！其實如果當年King Kong 到過亞洲，佢
真係會即刻抌低Fay Wray㝎。」

換句話說，「黃熱症」一詞，就是概括了西
方國家一股對亞洲人臉孔瘋戀的狂熱，如亞洲
歌手演員運動員風靡歐美，甚至使得西方人樂
意尋求亞洲人成為其另一半等等。

「Uh oh yellow fever, you got me. Uh oh 擠不熄生

理反應 Uh oh yellow fever, 黃熱症 蔓延熱情效應

為何要冷靜 金毛 要染亦染到 手感 卻有點乾燥

高㢂 有腳便撐到 的骰 卻更好擁抱 太合身 這亞

細亞熱感 這麗質 天生多相襯 燙熱得 快炸裂探

熱針 有預感 原來在最平實保守輕緲那襲裙 氾

濫㠥搖滾⋯⋯」

《Yellow Fever》首段，把筆下的「Yellow
Fever」喻為「亞細亞熱感」，亞洲過往亦作「亞
細亞洲」，亦曾被通稱為「亞細亞」，「亞細亞
熱感」也就是一種來自亞洲的吸引力。有趣的
是，《Yellow Fever》把焦點放在異國情調的誘
惑上，並且強調了這種誘惑來自東方人（尤其
東方女性）身形的嬌小和情態上的熱情，這裡
甚至出現了專指細小嬌小的廣東話「的骰」。不

管如何，這
種來自東方
的 異 國 情
調，被冠上

「 黃 熱 症 」
一名便如同
隱喻了背後
的殺傷力和
傳染力。

因此「黃熱症」可說是一時的風潮，它既是
由來已久的東方主義的審美觀，也是伴隨㠥大
家熟知「大國崛起」以後，出現的一種「潮拜
中國」的方式：

「膚色 再美白也好 不保 會更加襟老 太合身

這亞細亞熱感 韻味深 多麼的挑釁 燙熱得 已炸

裂探熱針 再袖珍 原來在最平實保守輕緲那襲裙

也照樣焚身⋯⋯其實太陽也先會 這裡去升起 無

謂遠望百千里 那裡去比」

《Yellow Fever》第二部分，進一步談到這種
審美「黃熱症」的銳不可擋：

「挑釁、燙熱、炸裂、焚身」⋯

「平實」「保守」「袖珍」的特色，更加強了
東方情調的無堅不摧。關鍵的是，世上沒有無
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一切仿如
突如其來的審美「黃熱症」，似乎源於亞洲力量
的雄起：

「其實太陽也先會 這裡去升起 無謂遠望百千

里 那裡去比」

當然，所有被認為是客觀持平的審美標準均
其來有自，如碧眼金髮芭比般的世界美人樣
板，同樣是上世紀歐美文化殖民的結果，故此

《Yellow Fever》也不忘回溯性幽歷史一默：
「上帝未曾話藍綠眼 令人更美麗」⋯⋯

我懷疑我對《Yellow Fever》的好奇，或許與
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曾論及的「黃禍」不無關
係。話說，當年蒙古大軍曾打到威尼斯，西方
人聞風喪膽，稱之為「黃禍」。「黃」就是指寬
泛意義上的中國人。不過，我還是覺得《Yellow
Fever》之所以不乾脆命名為《黃熱症》，是因為

《Yellow Fever》隱伏了一種狂歡的情態，可以是
異鄉人對東方人的愛慕，也可以是東方人自己
狂熱、自己「High」的嘉年華狀態。或許狂歡
對抗現實，狂熱亦會麻痺神經，不知為何要冷
靜。

雍正讓甄嬛給眉莊的女兒起名字。甄嬛沉吟
片刻，臉沉似水，目光淡靜，卻也無法平撫她
內心深處的痛。往事如潮湧來，渴求安好的祈
願只能寄予孩子身上。於是她喃喃自語般地說
道：「溫和如初，歲月靜好，就叫靜好公主
吧！」

歲月靜好，多麼簡單的渴望；歲月靜好，多
麼安詳的日子。歲月安靜，如淡淡的山間溪
水，潺湲自流，不急不湍。歲月靜好，如臨岸
的百年古樹，春去冬來，淡然處之。

甄嬛留戀舊日的嫻靜淡雅，執㠥單純摯愛，
祈求日子祥和安好。然而身在深宮，一切身不
由己。皇宮裡縱使集千人寵愛於一身，縱使得
萬般珠寶極盡奢華，然而得寵時數人算計，失
意日遭人百般踐踏，生存都是朝不保夕的問
題，何談安靜的生活。

閉目沉思，歲月靜好，對於我們常人而言，
如垂柳沐浴春雨，如驕陽下得樹蔭庇護，只要
不計較太多，還是容易得到的，

你看歲月不語，陽光安好。綠草如茵，淡紫
的小花若繁星般點綴其中。那玉蘭白如玉，粉
若荷。迎春金黃燦如金，桃花粉面笑含春，梨
花潔白雪落枝。柳風拂面，一切都生機盎然。
回首看那碧水東流，清澈靈透，安好的年華隨
水靜靜遠去。

莫讓繁雜迷離了雙眸不明，莫讓利益熏染了
心境不安。歲月安靜就是平安，歲月安靜就是
萬福，萬福就一切安好。

天增歲月天不老，心境如昨心亦清。讓童年
的溪水依舊流淌在你的雙眸，洗刷歲月的污
濁；讓少年的花季依舊綻放在你的心底，吐露
絢麗的韶華；讓青年的激揚依舊揮灑在你的眉
宇，洋溢㠥青春的痕跡。

你看一切溫和如初。你看一切靜好如昨。陽
光洋溢㠥從前的燦爛，樹木伸展㠥舊日的光
陰，鮮花盛開㠥永恆的光芒。其實一切不曾更
改，變了的不是年輪的演繹，變了的是心靈被
滄桑磨出了硬繭，被繽紛迷亂了性情，被算計
迷茫了方向。

何必喝酒買醉，酒不醉人，只不過借醉找個
錯誤的緣由；何必工於心計，枕上難眠，算來
算去算自己。

其實靜靜的歲月真好，陽光融融，月華似
水。淡了吧，名利；算了吧，紛爭；棄了吧，
貪念。

天祥和，連大海都平如止鏡；地祥和，連坎
坷都鋪成坦途；人祥和，連逆境都變成幸福。

她們逃不出似海深宮。我們不在其中，又何
必自己在生活裡築一處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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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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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不喜歡去商場買衣服，嫌貴，總
去地攤挑揀便宜的。母親較胖，每每在
攤位前蹲半天，累得腰酸腿痛，買的衣
服也大多不合適，就這樣，乾脆，去裁
縫店做吧。

店主是個年輕女孩，母親問了價格，
選了最便宜的料子。女孩為母親量身，
我在一旁翻書。一轉頭，瞥見母親悄悄
伸出手，做了個手勢，說了句甚麼，女
孩沒聽清，大聲問：「甚麼？」母親有
些尷尬。女孩意識到聲音大了，忙柔聲
說：「阿姨，有啥要求，您說。」母親
有些怯怯地說：「姑娘，我想⋯⋯做條

裙子。」我一愣。女孩笑了，說：「好
啊。前幾天我還給我婆婆做了條裙子
哩。現在很多老年人都穿裙子，透氣又
舒服。」母親很高興，又有點擔心，問:

「我很胖呢，能不能穿啊？」女孩笑道:
「我婆婆比你還胖，她都能穿，您一定
能穿的。」

母親很高興地看看我，眼睛發亮。
我轉身轉過頭，眼睛有些濕潤。
原來母親的心裡一直有個穿裙子的

夢！我忽然想起，幾年前，母親閒談中
提起過，想做條裙子穿穿。我馬上打斷
了：媽，您都七十多歲了，這麼大年

紀，穿啥裙子啊！再說，你近來有些胖
了，穿裙子恐怕不好看。母親只是笑
笑，以後就沒再提過此事。

我看㠥母親，白髮在燈光下特別刺
眼，母親矮小了許多。想當年，母親身
材高挑，身板挺直，百來斤的擔子上肩
就走。但，母親好像沒穿過裙子，年輕
時的母親天天下田勞動，藍色的黑色的
勞動布褲子，從春穿到冬。而幼年的
我，被母親牽㠥，去商店扯布做新衣
服。當時的我肯定沒有像母親這樣猶豫
不決，而是堅決地說：「媽，我要花裙
子！」這個花的那個花的。我已經不記
得，在我不懂事的日子，還和母親要過
甚麼，但我想，即使要天上的星星，母
親也一定是無條件答應⋯⋯

我站起來，扶㠥母親，指㠥書上一種
款式，柔聲問：「媽，咱們就做裙子，
這種款式的，好嗎？」

心 靈 驛 站

母親的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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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Fever

詞 話 詩 說 ■梁偉詩

■剪落了一地秀髮，是告別往昔還是一

場心裡的儀式？ 網上圖片

■《Yellow Fever》隱伏了一種

狂歡的情態。 網上圖片

■在中國古代，所謂「三推讓」，就是想當皇帝的人，

在即位之前，表現出一種冷靜對待皇權的高境界。

網上圖片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發表慶祝登基六十年演講時表示

在位期間很「愜意」。 網上圖片


